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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政治视角下的当代埃及青年政治参与

谢志恒　 张经纬

摘　 　 要： 埃及政党政治在 ２０ 世纪取得了长足发展。 埃及是一个青年人

口占比较高的国家，青年在埃及政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埃及固有的历

史、政治、宗教和社会因素，尤其是纳赛尔以来新型威权主义主导的政治传

统和代际矛盾，制约着埃及青年的政治参与。 政党作为埃及青年政治参与

的主要形式，不仅未能使埃及青年实现政治理想，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

了其政治参与。 青年政治参与问题正日益成为影响埃及民主政治和社会

稳定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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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现代政党产生特别是立宪君主制建立以来，埃及青年一直活跃在政治舞台

上，对该国政治体制的演变发挥着重要作用。 ２０１２ 年，埃及 １５ 至 ３５ 岁青年①人口数

量超过 ３，２００ 万，约占该国总人口的 ４４％②。 政党作为埃及青年政治参与的主要形

式，在穆巴拉克时期实现了长足发展，但威权主义的精英统治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青

年政治参与的效果。
２０１１ 年“一·二五”革命标志着以青年为主体的抗议群体对埃及长久以来政治、

经济和社会等领域各种问题不满的全面爆发。 其间，埃及青年利用各种社交媒体抨

击政府行为，联合反政府力量进行街头抗议，③高喊“人民要政权倒台”等政治口号，
表达革除旧政权与旧体制的决心。④ 抗议群体将 １ 月 ２５ 日称作“愤怒日”，以表达自

身对埃及社会“暴力、腐败、贫穷和失业”等现象的不满，主张“要面包、要自由、要尊

严”。⑤ 穆巴拉克政权倒台后，埃及步入政治转型期，政党政治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然而，通过选举上台的穆尔西政权仅维持了一年，世俗威权政体便再次回归。 当前，
青年借助政党进行政治参与的空间仍然有限，此前埃及社会面临的教育、就业等问

题也未得到有效解决，进而导致青年对未来感到迷茫。 本文试从政党政治的视角考

察“一·二五”革命前埃及青年的政治参与状况、制约因素及社会影响。 本文探讨的

青年政治参与主要是指在当代埃及威权政治体制下，青年通过政党进行政治参与的

行为，主要包括埃及青年在政党内部的政治地位、政治诉求、政治行为及其效果。

一、 埃及政党政治的历史发展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等思潮的传入，埃及教育与媒体迅猛

发展，埃及民众对社会变革的呼声日益增强，政党开始登上近代埃及的政治舞台。
１８７９ 年奥拉比创建的祖国党是埃及首个初具现代政党形态组织，该党带有强烈的

自由主义色彩，不少自由派知识分子、军人、官员及开明地主都加入了该党。 面对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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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际社会对青年年龄范围的界定尚无统一标准，联合国将青年人的年龄范围界定为 １５ ～ ２４ 岁，
但考虑到青年人实际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加大以及社会对于青年依赖性的增强，世界大多数国家并没有按照

联合国对青年人的标准来执行，包括埃及在内的大多数国家对青年年龄界定的上限超过了 ２８ 岁。 中国对青年

的界定是 １４～３５ 岁。 由于本文探讨的是政治参与问题，青年政治参与的年龄普遍比一般意义上的青年年龄要

高，因此本文探讨的埃及青年是指年龄在 １５ 岁至 ４５ 岁的群体。 参见邓希泉：《青年法定年龄的国际比较研

究》，载《中国青年研究》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第 ４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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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渗透和控制，祖国党提出“埃及是埃及人的埃及”的口号，宣扬民族独立和解放

的思想，反对陶菲克的专制统治及其与英国的勾结。 祖国党要求当局推行政治改革，
建立欧式议会，实行宪政。 祖国党的上述活动史称“奥拉比运动”。 祖国党的建立及其

开展的奥拉比运动，在思想层面深刻地影响着现代埃及政党政治的演变和发展。
１８８２ 年，英国以恢复埃及秩序为由出兵镇压奥拉比运动，在政治、经济和军事领

域对埃及实行全面控制，埃及沦为英国的殖民地，民族主义思想和政治活动遭到英

当局的严厉打压。 尽管如此，１９０７ 年，埃及诞生了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政党———民

族党。 该党坚持民族利益至上，强调以埃及民族认同超越宗教，实现埃及社会统一。
该党崇尚自由，反对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和英国的占领，反对民众暴力运动，主张渐进

式改良。 同年，穆斯塔法·卡米勒成立了埃及第一个提出明确纲领、组织严密、具有

广泛社会影响力的政党———新祖国党。 该党要求在埃及建立议会和工会、实行民

主，反对英国殖民者，主张用暴力手段实现底层民众的政治参与。 卡米勒去世后，新
祖国党内部分裂成激进派和保守派，导致该党实力不断弱化。 这一时期，埃及还出

现了一些小型世俗政党，但它们都因缺乏广泛的民众基础并受到英国和埃及统治力

量的双重打压而逐渐衰微。
一战后，奥斯曼帝国土崩瓦解，受国际民族解放运动和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影

响，埃及国内以世俗自由民主思想为主导的民族独立运动高涨。 １９１８ 年成立的华夫

脱党成为埃及争取民族独立、实现议会政治的核心力量。 华夫脱党一方面竭力参加

巴黎和会和英国直接谈判，另一方面领导和协调民众暴力抗争向英国施压，最终迫

使后者于 １９２２ 年单方面宣布埃及名义上独立，但实际上英国仍控制着埃及的军事和

外交大权。
１９２３ 年宪法的颁布标志着埃及进入了立宪君主制时代。 １９２４ 年议会选举获胜

首次组阁后，华夫脱党成为该时期埃及社会基础最广泛、选举得票最多的政党，但该

党主要的社会支持力量是大地主、官僚资产阶级、土著乡绅和城市中产阶级等群体，
在党内外推行精英和老人政治，①将广大下层民众排斥在政治参与之外，其争取民众

支持的唯一诉求就是实现民族完全独立，手段是在议会框架内与英国谈判。 但在英

国和埃及王室的联合夹击下，华夫脱党无力实现国家的真正独立，陷入了长期维护

议会政体斗争的尴尬境地。 １９３６ 年，华夫脱党领导的联合政府与英国签署同盟协

议，背离追求民族完全独立的建党宗旨，渐失民心。 二战期间，英国对埃及加强控

制，战争给埃及带来了经济灾难，战后埃及民众掀起反英反政府运动高潮，华夫脱党

等世俗自由民族主义政党主导的议会政治逐渐走向衰落。
此外，议会体制外的政治力量———青年埃及党、穆斯林兄弟会（以下简称“穆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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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和自由军官运动等政党与组织逐步兴起和壮大，青年埃及党和穆兄会在城市青

年、学生、工人和中产阶层等群体中拥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 １９３３ 年，埃及青年组建

了第一个政治组织———青年埃及协会，后改称为青年埃及党。 该党倡导法老主义①、
埃及至上、伊斯兰认同和社会主义等思想，反对华夫脱党的西化思想和议会君主政

体。② 该党所有成员均因年龄未满宪法规定的 ３０ 岁而无法参加议会选举。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前，青年埃及党始终未能获得议会席位，③缺乏直接推行其政治主张的机会。
穆兄会由埃及青年教师哈桑·班纳于 １９２８ 年创建，倡导现代伊斯兰主义的信仰原

则，主张建立教俗合一的政治制度，倡导实行伊斯兰教法，④反对西方文化和世俗教育，
反对妇女解放，崇尚“圣战”观念，倡导伊斯兰世界的团结统一，⑤认为伊斯兰教需根据

时代变化进行调整，强调早期伊斯兰政治理念与现代社会秩序的完美结合。⑥二战后特

别是第一次中东战争后，穆兄会的影响力日益上升并对埃及政权构成威胁。 １９４８ 年，
该组织因其成员暗杀埃及首相努克拉什而遭到镇压，班纳亦遭暗杀，穆兄会内部出现分

裂，此后激进派与温和派的纷争一直影响着 ２０ 世纪后半叶该组织的发展进程。
在民众政治力量与旧体制和旧势力激烈碰撞、社会动荡无序之际，以纳赛尔为

首的自由军官组织乘势崛起，于 １９５２ 年发动“七·二三”革命，终结了立宪君主政

体，开启了埃及共和国时代。 纳赛尔时期，埃及政府为加强集权取缔了包括青年埃

及党、华夫脱党在内的所有政党，穆兄会亦遭打压和解散。 纳赛尔政权先后成立了

解放大会、民族联盟及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等具有全民性质的政党和组织。 统治集

团需要党内各精英团体的支持，而作为回报，各精英团体也获得了必要的政治利益，
但没有进入精英团体的埃及青年则很难有政治话语权。

萨达特执政后推行政治多元的自由化政策，穆兄会重新恢复活动，并在穆巴拉

克上台后成为埃及最具代表性的政治伊斯兰组织。 １９７６ 年，萨达特开始实行多党政

治，两年后华夫脱党重新组建。 此后，埃及的政党数量不断攀升，至穆巴拉克时期，
埃及的多党制实现了较大发展。 但穆巴拉克时期埃及《政党法》和《选举法》对反对

派政党参与议会竞选做出诸多限制，政党政治与政府政治仍未真正脱离。⑦ 不仅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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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老主义是埃及近代的一种社会思潮和文学主张，强调埃及的历史和文明，以及由此而来的埃及个性

和独立精神。 该思潮认为法老文明是埃及文明的本源，埃及的历史和文明不仅仅是伊斯兰教和阿拉伯人到来

后的历史和文明，早在伊斯兰国家出现之前埃及就存在绵亘了数千年的法老文明，法老文明留下了辉煌的文学

艺术遗产。 这一思想常在非伊斯兰教的科普特思想家的言论中得到公开或曲折的表露，在埃及的穆斯林思想

家中也有支持者。
Ｊａｍｅｓ Ｐ． Ｊａｎｋｏｗｓｋｉ， Ｅｇｙｐｔｓ Ｙｏｕｎｇ Ｒｅｂｅｌｓ Ｙｏｕｎｇ Ｅｇｙｐｔ  １９３３－１９５２， Ｓｔａｎｄｆｏｒｄ： Ｈｏｏｖｅ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５， ｐｐ． ４４－１０７．
谢志恒：《埃及立宪君主制时期的政党政治研究》，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２ 年，第 ２７６ 页。
哈全安：《中东史》，第 ５８６ 页。
哈全安：《穆斯林兄弟会的演变》，载《西亚非洲》２０１１ 年第 ４ 期，第 ２６ 页。
刘中民：《伊斯兰复兴运动与当代埃及》，载《西亚非洲》２０００ 年第 ３ 期，第 ２５ 页。
哈全安：《埃及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第 １８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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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埃及共和政体建立以来，强人政治和威权体制色彩浓厚，总统权力强大，议会和

司法机构权力弱小。 埃及多党政治确立后，议会内执政党一党独大，不公平的政党

竞争关系一直存在。 埃及政府主导的执政党民族民主党有权通过政党委员会决定

新政党组建与否。 表面上埃及新政党不断涌现，民主氛围活跃，但政党的生死和发

展并不掌握在自己和支持者的手中，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建立的很多政党在 ９０ 年代皆因

政府压制而停止活动。① 民族民主党还通过各种方式强化选举操控，在议会中处于

绝对优势。 在 １９９０ 年和 １９９５ 年的议会选举中，民族民主党获得的议会席位数量占

比分别高达 ８１％和 ９４％。② 剩余的少数席位大多由依附于民族民主党或在其压力下

妥协的独立人士获得，他们大多是高级军官和上层精英，普通人很难通过自下而上

的政党途径表达政治诉求。 在政党体制外，埃及政府通过《紧急状态法》压制民众的

政治表达权利与言论自由。 虽然 ２０００ 年 ７ 月埃及宪法法院裁定将选举程序置于司

法机构的全面监督下，但穆巴拉克在其担任总统的最后五年间仍不断强化对反对

党、穆兄会以及各类行业协会的控制，使埃及的多党政治始终徒有虚表。
不难看出，埃及的政党政治呈现出两大特点：一是表面上自由的反对党实际上

受到当权者的明显压制与束缚，政党政治机制不健全，政治精英化严重，包括青年在

内的普通民众被排斥在政治进程之外，强人政权和威权政治的传统和社会环境持续

存在；二是世俗政党长期主导埃及的政治发展，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政治伊斯兰

势力大多被排斥在体制之外，而长期以来教俗力量的对抗与冲突阻碍了政党自身和

政党制度的健康发展，抑制了民众进行有序和有效的政治参与，同时也阻碍了包容

性政治和民主政治的发展。

二、 当代埃及青年政治参与的困境和特点

当代埃及政党政治的困境突出体现在青年政治参与方面。 威权主义虽然给埃

及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民主政治，但在青年政治参与的问题上，埃及政府并没有做出

多少让步。 自华夫脱党创立以来，埃及政党大多奉行精英统治，无论是在执政党内

部，还是反对派内部，少数精英贵族长期把持领导权，普通党员与青年的激进主张无

法表达，其政治诉求普遍受到压制。③

从执政党内部来看，青年政治参与受到的制约贯穿各执政党执政时期。 阿拉伯

·１２·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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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ａｓｔｅｒ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３１， Ｎｏ． ２，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４， ｐ． ２１５．

Ｅｂｅｒｈａｒｄ Ｋｉｅｎｌｅ， Ａ Ｇｒａｎｄ Ｄｅｌｕｓｉｏｎ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ｆｏｒｍ ｉｎ Ｅｇｙｐｔ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Ｉ． Ｂ． Ｔａｕｒｉ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２００１， ｐ． ５１．

谢志恒：《立宪君主制时期埃及华夫托党的兴衰及其原因分析》，载《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２０１１ 年第 ５ 期，第 １６６ 页。



中东国家政党政治 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１８ 年第 ６ 期


社会主义联盟建立初期，联盟内部青年成员数量庞大，他们对阿拉伯社会主义和纳

赛尔主义抱有较高期待。 纳赛尔满足了青年的部分诉求，吸收大量青年进入国家官

僚机构，但要求青年保证不参与对政府的“革命活动”，使他们服务于威权主义政府，
这实际上销蚀了青年的政治立场，剥夺了青年自由表达政治观点的权利。①

民族民主党执政时期，埃及经历了政治多元化和经济开放的过程，但整体上该

党代表的仍是军政高官集团和资本大鳄的利益，始终坚持自上而下的运作机制，青
年无法参与到党内核心决策，党内缺乏必要的政治民主。② 党内精英选拔缺乏完善

的民主程序，任命权集中在包括总统在内的政治局手中，党内选举遵循既定的潜规

则，多数青年无法有效表达自身诉求。 青年曾期待萨达特时期多党政治下的民族民

主党可以改变这一状况，但未能实现。 虽然当时党内许多青年参加了高校学生会组

织，但学生会缺乏自主权，财政严重依赖政府，学生却不能自由表达观点，其活动受

到政府控制。
穆巴拉克时期，民族民主党内部形成了复杂的派系和利益团体，被称为“迷你的

埃及政治体系”③，权力斗争层出不穷。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民族民主党面临诸多

国际和地区问题的考验，党内各派特别是新老两代人之间对于党的运行机制和纲领

存在巨大分歧。 在 ２０００ 年的埃及议会选举中，民族民主党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失败，
４４４ 名候选人中只有 １７５ 人当选。 此次选举中有 ２，５００ 多名党员的参选申请被拒

绝，其中大多数是青年。 这次大选也暴露出民族民主党内部的代际矛盾，老党员被

称为“老顽固”和“不惜一切代价保全地位的守旧领导人”，青年党员则经常对旧领导

层发起激烈批判，双方关系十分紧张。④

从反对派内部来看，青年的政治参与也遭遇类似瓶颈。 穆兄会曾是埃及青年积

极进行政治参与的重要组织，在相对自由的宪政时代，青年在穆兄会的政治抗争中

扮演了十分关键的角色，该组织依靠植根于埃及社会深厚的宗教传统成为青年进行

民族独立斗争的重要平台。 但在穆兄会内部，组织权力集中，领导人长期把持权力

并将个人思想上升为组织主张，而伊斯兰传统中服从长者的观念，使青年成为被利

用的工具，以服务于穆兄会的政治目标。 纳赛尔政权对穆兄会的严厉打压，使青年

试图通过宗教动员来参与政治的道路完全被封闭。 虽然重建后的穆兄会政治立场

和手段渐趋温和，在青年学生中发展组织成员并获得学生会的支持，但青年在穆兄

·２２·

①

②
③

④

Ｈａｇｇａｉ Ｅｒｌｉｃｈ，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 ２０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ｏｌ． ６５， Ｎｏ． ４，
１９８９， ｐ． １７１．

哈全安：《中东史》，第 ５６８ 页。
Ｖｉｒｇｉｎｅ Ｃｏｌｌｏｍｂｉｅｒ，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Ｓｔａｋ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２００５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ｆｏｒ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ｉｎ Ｅｇｙｐｔ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Ｐａｒｔｙ，”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Ｖｏｌ． ６１， Ｎｏ． １， ２００７， ｐ． ９５．
Ｍｏｎａ Ｍａｋｒａｍ⁃Ｅｂｅｉｄ， “ Ｅｇｙｐｔｓ ２０００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ａｒｙ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Ｖｏｌ． ８， Ｎｏ． ２，

２００１， ｐｐ． ３３－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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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内部的参政道路未被彻底打通，领导人权力移交的方式也没有任何改变，如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总训导师马蒙·胡代比去世后，穆兄会领导层很快指定由穆罕默德·马赫

迪·阿齐夫继任总训导师一职，广大下层青年丝毫没有表达意见的空间。①

在穆巴拉克时期，新华夫脱党是埃及世俗主义政党中的活跃力量。 但和多数埃

及政党相似，老一代领导人长期垄断党的权力和发展方向，萨达特时代出生的青年

常常受到党内领导层的排挤。 新老华夫脱党甚至在成员组成上也表现出明显的延

续性，新华夫脱党 ２４．７％的领导层成员和 ３３．３％的普通党员来自老华夫脱党。 老一

代对新华夫脱党领导层的把控，使青年难以涉足党内高层事务。 总体上，新华夫脱

党领导人多是自由军官组织革命前的精英人物，如老华夫脱党领袖福阿德·萨拉格

丁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起就担任新华夫脱党领导人，直到 １９９８ 年去世，享年 ９０ 多岁，
被称为“元老中的元老”。② 新华夫脱党还因政治自由化和经济私有化纲领与埃及政

府的主张存在差异，不断受到政府和执政党的压力，处在政党政治的边缘，难以为青

年参政提供宽阔的外部舞台。
在上述背景下，在埃及主要政党内，青年的政治参与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青年的政治参与受到来自政府和政党内部的双重压力。 埃及各政党，尤

其是反对党内部的青年政治参与面临来自党内组织的阻力，同时威权主义政府对各

政党持续施压，进一步削弱了青年参政的权利。 萨达特遇刺后，穆巴拉克频繁动用

《紧急状态法》，直至穆巴拉克政权倒台。 虽然此举最初是为应对伊斯兰极端组织对

政府的威胁，但很快就成为防范反对党和各种社会力量的手段。③ 埃及政府依据《紧
急状态法》限制言论自由，严格管制电视和广播等媒体，使包括青年在内的许多倾向

于支持反对党的民众难以全面获得反对党的活动信息和最新状况。④ 尽管穆兄会不

断加强对高校学生会的渗透，但政府对学生活动的整体限制使青年学生自由表达政

治观点的空间被严重挤压。 如新华夫脱党出于选举需要与政府开展合作，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主动调整该党报刊的宣传内容和手段，保持同埃及政府步调一致。⑤

第二，各政党中青年成员数量众多，但力量十分有限，无法突破政权和党内守旧

势力对其参与政治的阻挠。 近数十年来，埃及青年人口增长速度惊人，⑥但青年在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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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部的政治影响力仍十分有限。 在萨达特时期，除穆兄会外，“伊斯兰团”、“埃及

伊斯兰圣战”、“赎罪与迁徙”等伊斯兰激进组织中吸收了数量众多的青年支持者，尤
其是学生占比较高。① 在萨达特政府的威逼利诱下，青年群体同样没有形成有规模

的政治抗争力量。 穆巴拉克时期，由于反对党弱小且埃及社会、政治和经济改革遭

遇失败，许多青年发起社会草根运动，呼唤社会改革，但青年的自发运动力量分散、
缺乏协调，政治主张大多不成熟、不完善，得不到民众的普遍响应，极易受到政权和

党内守旧力量的压制。 这种草根运动本身也凸显出青年依靠政党进行政治参与的

效果不彰。②

第三，多数青年处于社会下层，在政治参与中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最为严重。 埃

及政府拥有庞大的官僚阶层，１９８６ 年埃及政府继续扩充行政事业队伍，各行政等级

间隔阂明显，上层人员官僚作风十分严重，与下层联系稀少。③ 少数处于上层的青年

能够实现部分参政权利，但 １９８５ 年埃及政府取消毕业生分配政策后，多数下层青年

在政府官僚主义的压制下更加难以进入政府部门工作。 在各政党内部，上层领导人

的后代可以轻易接替老一辈领导的职位，而处于底层的多数成员则很难晋升。 ２００２
年民族民主党改革后的结果是穆巴拉克之子走上了领导地位，而对于多数青年来

说，政治参与则遥不可及。

三、 政党政治背景下埃及青年政治参与的制约因素

从政党角度来看，当代埃及青年政治参与的制约因素是多方面的，这主要与埃

及的政治传统、社会发展和外部环境有着密切联系。
首先，埃及长期存在的威权体制是青年政治参与受阻的制度性障碍，而威权主

义与家族世袭的深厚传统在政党内部组织体制中的延伸，则是阻碍青年政治参与的

内在因素。 从古埃及的法老专权到托勒密王朝和罗马帝国的专制主义，从阿拉伯帝

国的直接统治到奥斯曼帝国的自治行省，埃及政教合一的专制主义政治传统不断加

强。 近代以来，穆罕默德·阿里家族的统治延续了君主专制，即便是立宪君主制时

代，埃及人仍希望精英人物带领他们走向民族解放和自由。 “七·二三”革命后，埃
及确立了新型威权政治。 纳赛尔的阿拉伯社会主义及其在苏伊士运河战争中的表

现，使其成为了埃及人心中崇高的领袖，④为他建立集权政治提供了合法性基础。 尽

管埃及在后萨达特时代和穆巴拉克时代经历了经济开放和政治民主化，但该国政治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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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冯璐璐：《从青年学生“回归”伊斯兰现象透视萨达特时期的伊斯兰运动》，载《陕西教育学院学报》
２００４ 年第 １１ 期，第 ６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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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威权主义传统被保留了下来，选举被操控，政府牢牢控制着军队、警察等国家机

器，长期实行紧急状态法，以随时压制任何反对或质疑政府的势力，成为包括青年在

内的普通民众政治参与的结构性障碍。
穆兄会受制于威权主义政府的压制，无法为青年在合法体制内提供直接参与政

治的机会。 穆巴拉克时期，埃及政府与穆兄会的关系总体处于“冷和平”状态，但政

府对穆兄会时刻保持警惕，并不断加强控制。 尽管穆兄会控制着埃及主要高校的学

生会团体，但高校同样没有政治自由。 在穆兄会影响力较大的其他领域，如金融和

各行业协会中，穆兄会的组织形式仍是精英式的，内部缺乏民主，领导任职时间长且

权力过大，决策不透明。① ２００７ 年埃及宪法修正案则规定“不允许在宗教框架内或

以宗教名义、性别和出身为基础从事任何政治活动或组建任何政党”②。 宪法在继续

将穆兄会定为非法组织的同时，也从根本上将穆兄会置于政府控制之下。 此外，穆
兄会内部组织结构纷杂，实行的“家庭制”使阶层等体制固化，青年发表意见的渠道

十分不畅，加上部分领导人的阻挠，各阶层青年之间以及青年与领导之间关系阻隔

重重。
同样，在执政党的影响下，包括新华夫脱党在内的政党内部都出现了各种利益

团体和裙带关系，他们中许多人在地方享有较高声誉和地位，拥有众多地方支持力

量。 裙带关系使得党内权力中心非常稳固，处于边缘的青年成员无法参与党中央事

务，久而久之彼此隔阂，矛盾不断。 虽然许多青年加入新华夫脱党的初衷是“以华夫

脱党为载体来实现政治理想”③，但实际上真正参与党内事务的青年少之又少，致使

其受到领导力量的排斥，对外部青年缺乏足够的吸引力。 而面对许多领导人雄厚的

势力，党内青年既无法融入其中，也无力与之抗衡，造成青年不满加剧。
其次，埃及青年面临教育、就业、健康等方面的巨大压力，政党无法提供必要的

参政机会和发展机遇，极大地制约着青年的政治热情和参与程度。 埃及青年人口数

量大，教育和就业机会等严重不足，青年受教育的权利直接与其社会经济地位和家

庭背景挂钩。 埃及学校教育质量有待提升，公共学校资源不足，教学机构内部人浮

于事，缺乏效率，大学行政人员占教职人员半数，④严重影响着教学工作与人才培养。
同时，青年人口剧增加剧了埃及社会的就业压力，导致失业率高，而青年的就业与家

庭出身、城乡差异、教育质量高度相关，家庭出身好的青年往往能找到更好的工作。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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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泰：《埃及的政治发展与民主化进程研究（１９５２－２０１４）》，北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第 １９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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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 年埃及中央统计局数字显示，１８ ～ ２９ 岁青年人口约 １，９００ 万，占劳动力市场的

５１．９％，失业率却高达 ２０．４％。 城市青年失业率相对较低，但即便如此，整个开罗地

区 １５ 岁以上适龄工作的青年失业率也达到 １０． ７８％，开罗老城区更是达到了

１９．７％。①巨大的就业压力使青年无心专注政治，政党内部的参政障碍进一步抑制了

青年的热情。
此外，埃及青年还遭受严重的健康危机。 面对就业、家庭婚嫁等诸多问题，多数

青年无力承担，从而选择放弃自我，吸食毒品特别是大麻、海洛因和麻醉性毒品成为

青年常见的恶习。 ２００４ 年的一项统计显示，埃及 １５ ～ ２５ 岁的青年中有 ２．５％ ～ ３％有

过滥用药物的经历，１％的青年吸食过毒品。② 青年用日益糟糕的身体状况来换取虚

幻的精神慰藉，直接降低了政治参与的兴趣，进而产生反抗心理，导致更多社会暴力

事件的发生，在影响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同时更危害了埃及社会的稳定。
最后，埃及青年深受当代西方思想影响，政治民主权利意识日益增强，与政党内

部老一代之间存在巨大的代沟和观念差异，守旧力量长期存在使青年政治参与的渠

道难以畅通。
２００５ 年，人民议会废除总统选举“唯一候选人”制度，允许多党多名候选人通过

直接选举产生总统。③ 在穆巴拉克之子贾迈勒的领导下，民族民主党的青年改革派

有力地推动了总统选举进程，但是保守派很快就强化了其在党内选举和人民议会选

举中的力量，最终成功地限制了议会中青年的数量，保住了议会主导者的地位。 穆

兄会内部的新老团体间矛盾同样突出，老一代领导人阻碍了青年政治抱负的施展。
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社会观念的更新和时代的发展使得埃及青年更易接受西方

的民主和自由理念。 互联网的兴起使得更多青年希望通过多种渠道实现政治愿望。
穆兄会老一代领导者大多是哈桑·班纳思想的执行者，无法接受青年改革和民主政

治的诉求，不希望自己的裙带关系被打破，因此总是试图控制总训导师职位和协商

议会，组织关系缺乏更新，青年政治参与被阻断。 在新华夫脱党内部，青年更注重实

用和妥协退让，而老一代领导人则顽固保守。④ 代际差异和思想分歧造成二者在党

内沟通上存在问题，青年的激进思想遭到老一代的否定和反对，从而限制了党内青

年力量的壮大，造成两代人之间的对立持续加剧。 同时，新华夫脱党深受旧华夫脱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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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泰：《２０１１，埃及的政治继承与民主之变———从宪政改革到政治革命》，载《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１１ 年第

１ 期，第 １２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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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的影响，来自旧华夫脱党的领导人不愿让青年参与政治决策，青年党内政治参

与举步维艰。

四、 埃及青年政治参与不足的社会影响

青年参与政党政治的困境折射出埃及政党政治普遍存在的问题，对埃及政治稳

定以及社会秩序形成了冲击。
首先，反对党内部老一代与青年之间的矛盾导致政党内部分裂与政党实力被削

弱，青年群体在与威权主义政权的抗衡中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
在穆兄会内部，青年努力使该组织成为合法政党，但以老一代领导人为首的守

旧派安于现状。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至 ９０ 年代拥有新思想的穆兄会青年成员与长期在

纳赛尔时期被囚禁的守旧派在观念上存在明显分歧。① １９９６ 年，以马迪为首的青年

领导人宣布成立中间党，旨在弥合分歧，②但因遭到守旧派的强烈反对，最终与穆兄

会决裂。 尽管中间党的政党申请未被穆巴拉克政府接受，但伊斯兰中间主义思潮仍

不断发展。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１ 日，一批青年脱离穆兄会，建立奉行中间主义的埃及潮流

党③。 潮流党持更加自由化的伊斯兰政治立场，将青年视为经济发展的动力，④倡导

政教分离，保护个人自由，宣扬在不实行伊斯兰教法的同时接受伊斯兰文化和价值

观。⑤ 潮流党的出现反映出穆兄会内部青年对守旧派的反感和不满。
新华夫脱党内老少两代斗争也导致许多青年选择脱党，加入或组建新的政党，

与母党展开竞争，这进一步削弱了华夫脱党的实力。 如 ２００４ 年由前华夫脱党青年创

建的明日党和“受够了”运动，吸引了大量华夫脱党青年的参与。 青年党员的流失削

弱了华夫脱党的活力和号召力，极大影响了该党为适应时代变化而采取的发展模

式。 青年尝试结束守旧派控制的政党，终止教俗力量之间的对立，却受到华夫脱党

和埃及政权内老一代的阻挠与限制。
其次，各政党内部因精英统治、青年缺乏参与，导致腐败问题严重，民主政治发

展滞后。
由于缺乏拥有新思想的青年加盟，民族民主党依旧按照传统方式运作，缺乏活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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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腐败丛生。 埃及从纳赛尔时期就形成了强大的官僚政治力量，用以控制民众和

社会资源。 这些官僚唯恐失去地位，其政治精英力求控制政府并拥有长久权力。①

民族民主党在改革中对青年采取打压政策，使保守派和改革派难以达成共识。 “尽
管民族民主党在 ２０００ 年着手就埃及未来发展开启内部对话，但新思维并没有在党内

各层完全贯通。”②２００５ 年之后，民族民主党虽然意识到自身问题，但仍缺乏措施来

扩大青年的政治参与，直到穆巴拉克政权被颠覆，民族民主党也没有解决好腐败问

题。 此外，民族民族党僵化的党内运作延续了威权政治，执政党一党独大，反对派政

党势单力薄。 虽然各反对派极力抗争，但威权主义的政治局面始终没有被打破，民
主政治转型困难重重。

在新华夫脱党内部，青年政治参与的缺失造成领导层封闭僵化，盲目自大，独断

专行。 ２００５ 年该党领袖努曼·古玛参加总统竞选败北后，却在随后的议会候选人提

名时取消批评他的候选人的提名资格，禁止该党报纸报道选举时出现涉及批评他个

人的内容，禁止党内成员在各自地区寻求反对古玛的势力。③ 内部纷争削弱了新华

夫脱党的政治影响力，使伊斯兰联盟获得更大优势。 在 ２００５ 年的埃及人民议会选举

中，世俗反对派遭到了以穆兄会为首的伊斯兰联盟的毁灭性打击，仅获得 １２ 个席位

（不足 ３％），而穆兄会则获得 ８８ 个席位（２０％）。④ 新华夫脱党世俗反对派的领导地

位大为动摇，开始从一个崇尚自由的政党变成了随波逐流的政党，逐渐接受威权主

义的统治和伊斯兰主义的渗透，陷入了为生存而挣扎的境地。⑤

穆兄会青年政治参与的缺乏，助长了政府对它的控制。 在穆巴拉克的威权统治

下，穆兄会为延续其政治上的温和策略，尽可能防止新生力量涉足穆兄会政治核心，
以免与政权对立，而政权可以随时压制穆兄会，穆巴拉克利用穆兄会的非法地位限

制其调动政治资源。⑥ 因此，穆兄会很难获得底层民众参与和青年的普遍支持；而排

斥青年的观念又导致穆兄会进一步被政府压制，形成恶性循环。 青年参政不足造成

穆兄会在政策与行为上缺乏活力，妨碍其与世俗政党之间的合作。 没有强大的内部

改革压力，穆兄会极易恢复“伊斯兰是解决方案”的传统主张。 穆兄会领导的伊斯兰

联盟在 １９８７ 年议会选举中成为议会最大反对派组织后，对世俗反对派就形成了压倒

性优势，进而强化了对青年改革主张的排斥和传统保守势力对权力中心的控制，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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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实行伊斯兰教法的主张，忽视与世俗派的合作，加剧了反对派势力间的不和，有利

于执政党长期控制政权。
再次，对政党政治的绝望使埃及青年选择加入非政府组织等受到外部势力影响

和控制的组织，对埃及社会稳定和国内团结造成负面影响。
在穆巴拉克时期，非政府组织成为受教育的中产阶级参政的一种替代选择。 在

埃及国内注册的非政府组织数量由 １９７６ 年的 ７，５００ 个增长到 ２００５ 年的 ２０，０００ 个，
其中宗教非政府组织增速最快，占所有官方承认组织的 ４０％。① 非政府组织的特殊

性和自由性使其在穆巴拉克时期的埃及政治中扮演着重要的监督作用。 １９８５ 年，埃
及人权组织宣告成立，之后人权非政府组织数量增长迅速，并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争取

民主的过程中发挥了主要作用。② 自 ２００５ 年以来，埃及政府允许国内非政府组织监

督议会选举。 人权非政府组织培养了数千名选举监督人员，与国际机构及国家人权

理事会开展合作，发布了一系列关于埃及选举违规情况的报告。 选举监督的实践促

进了埃及人权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巩固了自身地位。 非政府组织更是埃及女青年参

政和从事社会活动的有效途径。③

由于政党不能为青年提供必要的参政渠道并维护其利益，青年越来越倾向于选

择放弃加入政党和从事政党活动，④加入非政府组织成为埃及青年进行政治参与的

替代选择。 由于许多非政府组织具有国际性，资金多来自西方国家，其中充斥着西

方国家对埃及的思想渗透，西方国家妄图借此加强对埃及的影响，并为自身利益鼓

动埃及各种势力的纠纷和斗争，严重影响着埃及社会稳定。 因此在穆巴拉克时期，
埃及政府通过多种方式遏制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导致在内外夹击中发展的埃及非政

府组织很难作为青年参政渠道。 而受到西方操控的非政府组织日益左右埃及人的

思想，加剧了埃及国内社会的不稳定。
最后，青年政治参与受阻而又无力改变现状，青年对政府的强烈不满使其最终

走向以激进方式进行街头抗争，这成为穆巴拉克政权倒台的直接因素之一。
政治参与不畅及执政党内部的问题加剧了青年对执政党的不信任，执政党的政

治合法性受到严重质疑。 由于深受西方价值观的影响，在威权政治体制下，青年的

自我认同容易在理想和现实的混乱中迷失，产生对社会的抵抗情绪；教育、医疗及就

业等问题长期得不到合理解决，造成青年大量脱离政党组织以及暴力事件的增长，
有些青年甚至加入极端组织，对埃及社会经济稳定造成威胁。

威权政治下青年难以参与政治决策，加速了民族民主党固有问题的恶化。 总统

·９２·

①
②
③

④

Ｙｏｋｏｄａ Ｔａｋａｙｕｋｉ，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Ｗａｓａｔ Ｐａｒｔｙ ｉｎ Ｅｇｙｐｔ，” ｐ． ３７．
Ｉｂｉｄ．， ｐ． ６６．
Ｓｕｎｎｙ Ｄａｌｙ， “Ｙｏｕｎｇ Ｗｏｍｅｎ ａｓ Ａｃｔｉｖｉｓｔｓ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Ｅｇｙｐｔ：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ｅｘｔ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Ｗｏｍｅｎ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６， Ｎｏ． ２， ２０１０， ｐ． ８１．
Ｎａｄｉｎｅ Ｓｉｋａ， “Ｙｏｕｔｈ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Ｅｇｙｐｔ： Ｆｒｏｍ Ａｂｓ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Ｕｐｒｉｓｉｎｇ，” ｐ． １９４．



中东国家政党政治 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１８ 年第 ６ 期


权力过于集中，执政党不断打压反对党，民主政治几乎被破坏殆尽。 在选举方面，民
族民主党制定有利于自身的规则并以整个国家机器为后盾，利用国家资源与反对派

竞争，压制反对派媒体，甚至公开舞弊。① 在 ２０１０ 年的埃及议会选举中，民族民主党

再次操纵选举，获得 ９７％的选票，遭到各界强烈反对。 在威权主义弊端成为埃及社

会发展的一大障碍时，埃及人民开始放弃穆巴拉克及其民族民主党。 埃及是中东地

区使用社交软件人数最多的国家，②埃及青年通过社交媒体广泛动员反对政权的力

量。 他们的政治诉求从要求穆巴拉克进行政治改革，到要求穆巴拉克下台和推动起

草新宪法，体现了青年在社会变革中的强大动员力量。 在以青年为主体的民众呼声

中，穆巴拉克被迫辞职，埃及议会解散，《紧急状态法》宣布废止，埃及进入了一个新

的发展时期。

五、 结　 语

埃及青年的政治参与是埃及现代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它产生于近代以来埃及

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社会背景下，其发展状况深受埃及政治环境的影响。 在立宪

君主制时期，由于埃及社会控制相对宽松，青年单独成立组织或作为其他民族主义

运动的成员在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纳赛尔时期，埃及推

行威权政治，青年的政治参与受到限制。 萨达特开放党禁后，青年的政治活动重新

活跃。 从萨达特 １９７８ 年实行政治开放政策、允许建立新的反对党，到穆巴拉克推行

议会选举，埃及政治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 但埃及作为执政党一党独大、总统权力

不受约束的威权主义国家，总统通过执政党和行政资源操纵选举，打压反对势力，长
期把持政权，权力更迭和监督受阻，造成利益分配固化和社会严重分化。 同时，从执

政党到各反对派，埃及政坛的裙带关系和老人政治问题突出，各政党中的青年成员

数量巨大，却不能对政党纲领与政策产生有效影响。 面对执政党对反对派的压制和

政党内部老一代精英对普通青年的压制，青年在无法解决教育和就业等问题而感到

迷茫时，在无法通过现有政党和合法体制争取权利和利益保障而感到绝望时，冲破

现有体制的束缚、走上街头抗争成为了他们的最后选择。

（责任编辑： 赵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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